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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一个世纪末，是完整的一百年。这一百年的

中国社会，发生过很多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

国的文学。就社会而言，这一百年的经历，是由古典中国向着现代中国

的衍变过程;就文学而言，则是开始并完成了由旧文学向着新文学的完

整过渡的过程。不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还是从文学发展的层面看，

这一百年对于中国都是意义重大的，是充满迫求的激情和刻骨铭心的

苦难的历程。

    文学在映照这一百年中国社会的全部丰富性中完成了自己。同时

也留下历史性局限造出的畸斜乃至歧误。这就使这一百年的文学成为

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学的使命和内涵，到它的表现形

式，直至最终形成的艺术基本风格，如今我们面对的文学百年，都未曾

脱离中国社会决定性的制约。

    文学承受着充满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文学为适

应生长它的特殊环境而付出代价:一方面，为了顺应社会情势，文学竭

力以自有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特定时空中国的现实处境和中国人的情感

经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在较之艺术和审美更为急切的社会功利面

前，不同程度地削弱以至在某一时期排挤文学自身的品质。审美与非审

美，功利与非功利的矛盾、对立，以及“杂呈”，是这一百年文学的常态。



2 百#4}.}}}}·勇三}}1937-1949)

    但中国这一百年特有的忧患都意外地使文学得到好处。一种崭新

的文学形态在深重的危机和庄严的召唤中诞生。中国现代文学终于在

古典文学沉厚的土壤上脱颖而出。诞生于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学，直接受

惠于清末以来文学改良和文体实验的一切成果，终于以充满现代精神

和参与世界文学的姿态，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学未曾也无法抵达的境界。

    19,20世纪之交，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

尽管社会转型不一定伴随着文学转型，但在中国，这并不同步的现象都

奇妙地有了某种叠合。我们如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学相互

印证、相互阐释的奇观。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以它最后的辉煌，提

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速的节奏，

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一边是夕阳的灿烂，一边是初月的

清辉。生逢此时的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百年不遇”的胜景。这一切，如

今都蕴积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了。

    “经典”一词在以往是慎用的，如今被应用得有点普泛化了。其实，

任何关于“经典”或“精华”的厘定都是相对的。一个明显的道理就是，任

何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都不会是单纯的和唯一的，精神现象有不可比

拟的繁复性。何况，做这些判断的人，他们的学养、趣味和考察的方式又

是千差万别的。还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文学史总有很多有意或

无意的“遗漏”。文学史的基本方式不是累积，更确切地说，是淘汰。它以

不间断的“减法”来保留那些最值得保留的文学资源，而忽略或弃置那

些一般化的材料。文学史正是以这种“无情”的方式，推进它富有建设性

的工作。

    尽管如今的“经典”并不代表让人敬畏的神圣，但经典都始终意味

着一种高度。高度并不是尽善尽美，也并非无懈可击。这里入选的作品，

大体只是编者认为的是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这样说当然不是认

为那些众多未入选的作品就应该遗忘。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

种选本，同时也就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这在文学观念变得多元

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

    编者在他长期(但都有限)的阅读中形成了他认为符合上面的陈述

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遴选作品中被具体化了，这大体是指那些能通过具

体的描写或感觉，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生活的信念、对人和大地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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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爱、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又有精湛丰盈的艺术表现力的作品。由于考

虑到这一百年文学和社会的密切关联，编者尤为关注那些保留和传达

了产生它的特定时代风情的精神劳作。

    编者在从事本书的编选工作时始终怀有一种庄严感而不敢稍有疏

忽。但百年文学浩如烟海，一个人的阅读非常有限，在这一点上，编者又

是忐忑不安的。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严家炎、林斤澜、邵燕祥、崔

道怡、陈骏涛、樊发稼等各位先生的指教和帮助;我的博士生高秀琴协

助我做了全部资料工作和部分编选工作;在这里，我一并向他们表示诚

挚的谢意。

1996年6月30日于北大畅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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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序

    编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是不能不怀着庄严的历史感的。

    此刻想到的是，一个世纪以来，围绕着新、旧文学(也即传统文学与

现代文学)的价值与它们彼此的关系，曾经有过多少争论，而且直到今

天仍在继续。记得五四时期，争论的一方，曾寄希望于“悠悠百年，自有

能辨之者”。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世纪末，是可以进行科学的总结的时候

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就是一个无声的发言:

请看事实。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段历史:新文学在诞生伊始，曾因其异端性

而不被承认。有人轻蔑地将其比作“春鸟秋虫”，可以“听其自鸣自止”。

有的则因为新文学将“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作为文学语言而断

然不许它进入文学的殿堂。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当年新文学的开创者

们都憋着一股劲;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评判

你”，“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单有

理论的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都不够证实那个文学运动的成功”(胡

适:(((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因此他们以“拿出实绩”互勉

与自励，为此做出了称得上是艰苦卓绝的努力。现在，几代人奋斗的结

果，终于显现在这里了:这确实是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从文学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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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精神内涵，到文学审美、形式，特别是文学语

言，都有异于传统而显示出一种“现代性”。它不仅已经作为不可替代的

强大的存在，事实上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养料，而且已经形成自

己的传统，有了自己的文学史，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巨人，足以与

中国传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师们并肩而立，并且有了一批成熟的文

学作品进入“文学经典”，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以此

参与了世界现代文明的创造。人们可以对新文学作家、作品提出这样、

那样的批评，感到这样、那样的不足，人们也可以因为付出的代价与收

获的不成比例而感到惋惜(其实鲁迅早就说过，人类历史— 当然也包

括文学— 的积累，正如煤的形成，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

块)，但人们却不能无视这一基本的事实，不能否认这一基本的历史结

论，而且这应该是我们讨论一切有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当年对新文学的主要指责之一，是新文学的提倡，将“尽废古书”;

今天似乎也还有人在嘀咕:五四新文学运动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断裂”。

事实(仍然是事实!)已经证明，这至多不过是祀人之忧。古书没有、也不

可能尽废，它们中的经典至今仍拥有众多的读者;而且如谢冕先生所

说，即使在本世纪，古典文学也有过“最后的辉煌”，一些旧的形式(如古

典诗词)也在继续焕发新的活力。更为重要的是，古典文学中的精华，已

经作为一种传统融入了新文学的创造。你面对着的这些新文学作品，在

赞叹它的新质的同时，你也必须承认，它是中国民族的，与这个民族的

传统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正是它的革新、创造，才使得传统在新的

时代发挥出新的光辉。可以这样说，抱残守网，不思变革，才是“传统与

现代断裂”的真正危机所在。变革的方式，或渐变，或激变，可以有不同

的选择;但，必须变，变革后而有新生，这是近百年的历史所证实了的，

对此大概不会有什么怀疑了吧?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显示的是中国文学在本世纪已经达到的高

度。我们把它选辑成册，是为了以此作为进一步普及的基础，也是为新

的文学变革提供一个起点式的参照。同时我们也想为正在进行的对本

世纪文学的反思，包括文学史的写作与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事

实材料。比如，对“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是不是可以从这些已经形成的

现代经典作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出发，从对既成形态的考察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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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经验的总结中，引出必要的理论概括呢?至少这是可以一试的。正因

为意识到工作的意义，我们不能不谨慎从事，甚至时时有“如履薄冰”之

感。编选前，我们在北大部分研究生、进修教师、外国留学生中进行了调

查;提出初稿后，也广泛征求过同行的意见，除了老一辈的严家炎、樊

骏、王信、刘增杰诸先生，同辈的赵园、吴福辉、王晓明、杨义、蓝棣之、汪

文顶、胡润森诸学友外，也还有薛毅、罗岗、解志熙、李怡、孔庆东、吴晓

东、范智红等年轻学者。特别应提及的是，第一卷近代文学部分的选目

更是得到了张中、夏晓虹、陈平原等老同学及研究生王枫、谢茂松的具

体帮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结晶;主选者个人的主观

烙印自然也是明显的。我们深知，编选(筛选)工作将不断进行，本选本

的意义大概仅在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这样一个课题:一切都还

只是开始。

1996年7月26日写于燕北园



百
年
中
国
文
学
经
典

全
八
卷

·
第
三
卷

小
说

-九
三
七
|

-九
四
九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l} t}/}  }T: }'}#.}}1$}

沙 汀

在其香居茶馆里

    坐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联保主任方治国，当他看见从东头走来，嘴里照例

扰嚷不休的邢么吵吵，他简直立刻冷了半截，觉得身子快要坐不稳了。

    使他发生这种异状的有下面几个原因:为了种种糊涂的措施，他目前正

处在全镇市民的围攻当中，这是一;其次，么吵吵第二个儿子，因为缓役了四

次好多人在讲闲话了;加之，新县长又是宣言了要整顿兵役的，于是他糊糊

涂徐地上了一封密告，而在三天前被兵役科捉进城了。

    但最重要的是:如全市所批评，么吵吵是不忌生冷的人，什么话都说得

出来的。而他本人虽不可怕，但他的大哥是全县极有威望的誓宿，他的舅子

是财务委员，县政上的活动分子，并且，就是主任的令尊在世的时候，也是对

么吵吵那张嘴表示头痛的。

    但么吵吵终于吵过来了。这是那种精力充足，对这世界上任何物事都抱

了一种毫不在意的态度的典型男性。在这类人身上是找不出悲观和扫兴的。

他常打着哈哈在茶馆里自白道:

    “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说够了回去两杯

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

    现在，他一面跨上其香居的阶沿，拖了把圈椅坐了下去，一面直着嗓子，

干笑着嚷道:

    “嘀，对!看阳沟里还把船翻了么!’’

    他所参加的桌子已经有着三个茶客，全是熟人:十年前当过视学的俞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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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征收局的管账，现在靠着利金生活的黄光锐;会文纸店的老板汪世模

汪二。

    他们大家，以及旁的茶客，都向他打着招呼:

    “拿碗来，茶钱我给了。”

    “坐上来好吧，”视学客气道，“这里要舒服些。”

    “我要那么舒服的做什么哇，”出乎意外，吵吵红着脸叫嚷道:“你知道

么。我坐了上席会头昏的，⋯⋯没有那个资格!’’

    本分人的视学禁不住红起脸来。但他立刻觉得么吵吵是针对着联保主

任说的，因为在说的时候，他看见他满含恶意地瞥了坐在后面首席上的方治

国一眼。

    除却主任，那桌还坐着的有张三监爷。他们都说他是方治国的军师，但

实际上，他只能跟主任坐坐酒馆。在紧要关头，尽点忠告。但这又并不特别，

他原是对什么事也关心的，而往往忽略了自己。他的老婆在家里是经常饿着

饭的。

    同监爷对坐着的是黄毛牛肉，正在吞服着一种秘制的戒烟丸药。他是主

任的重要助手;虽然并无过人之才，唯一的特点是毫无顾忌;“现在的事你管

那么多做什么哇，”他常常说，“拿得到的你就拿!”

    他应付这世界上一切足以使人大惊小怪的事变，只有一种态度，装做不

懂。因此，他小声向主任说道:

    “你不要管他的，”他眨眼而且努嘴，“发神经!’’

    “这回子把蜂窝戳破了。”主任发出苦笑说。

    “我看要赶紧‘缝，啊，”监爷拿着暗淡无光的黄铜水烟袋，沉吟道:“另外

找一个人‘抵’怎样?”

    “已经来不及了呀。”

    “不要管他的，”牛肉道，“他是个火炮性子。”

    这时，么吵吵已经拍着桌子，放开嗓子叫了。但他的战术还停留在第一

阶段上，即并不指出被攻击的人的姓名，只是隐射着，似乎像一通没头没脑

的谩骂。

    “搞到我名下来了。”他佯装着打了一串哈哈，“好得很!老子今天就要看

他是什么鸡巴入出来的:人鸡巴，狗鸡巴，你们见过狗鸡巴么，晦，那才有兴

趣!’’

    于是他又比又说地形容起来了。虽然已经蓄了十年上下的胡子，但他是

以粗鲁话出名的。许多闲着无事的人，有时甚至故意挑弄他说下流话。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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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狗”是指他的仇人说的，因为主任的外祖当过衙役，而这又是方府上下

人等最大的忌讳。

    因为他形容得太难堪了，那视学插嘴道:

    “少造点口孽，有道理讲得清的。”

    “我有什么道理哇!”吵吵忽然正色道，“有道理我也当什么鸡巴主任了。

两眼墨黑，见钱就拿!’’

    “吓，邢表叔!”

    气得脸青面黑的瘦小的主任，一下子忍不住站起来了。

    “吓，邢表叔，”他说，“你说话要负责啊!”

    “什么叫做负责哇!我就不懂，— 什么人是你的表叔，你认错人了，是

你表叔你也不吃我了!”

    “对，对，对，我吃你。”主任解嘲地说，一面坐了下去。

    “不是吗?”吵吵拍了一掌桌子，“兵役科的人亲自对我老大说的!你的报

告真做得好呢。我倒要看你今天是长的几个卵子!⋯⋯”

    他愈说，就愈觉得这并非玩笑的事。如一向以来的瞎吵瞎闹一样，他感

到愤激了。

    他相信，要是一年或者半年以前，他是用不着怎样着急的，事情好办得

很，只需给他大哥一个通知，他的老二就会自自由由走回来的。而且以往他

就避掉过四次。但现在是不同了，一切都要照规矩办了。而且更重要的，他

的老二已经抓进城了。

    照经验，事情一露了头，弄得县长面前去了，就难办的。他已经派了老大

进城，但带回来的口信是:因为新县长的脾气还不清楚，而且一接印就宣布

他是要整顿兵役的，所以他的伯父和舅父都表示情形的险恶。额外那捎信人

又说，壮丁就要送进省了。

    凡是邢大老爷们都感觉棘手的事，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也是说，他

的老二只有作炮灰了。

    “你怕我是聋子吧，”么吵吵简直在咆哮了，“去年蒋家寡母子的儿子五

百，你放了;陈二靴子两百，你也放了!你比土匪头儿肖大个子还厉害，钱也

拿了，脑壳也保住了，— 老子也有钱!你要张一张嘴呀?⋯⋯”

    “说话要负责啊!邢么老爷!”

    主任咕噜着，而且现出假装的笑容。

    这是一个糊涂而胆怯的人。胆怯是因为富有，而且在这个边野地方，从

来没有摸过枪炮的原故。这里是每一个人都能来两手的。他一直规规矩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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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吃着祖宗的田产，在好几年以前，因为预征太多，许多人怕当公事，于是在

一种策动下，他当团总了。

    他明白这是阴谋。但一向忍气吞声的日子引诱他接受了这个挑战。他

起初老是垫钱，但后来他发觉甜头了:回扣，黑粮等等，并且走进茶馆的时

候，招呼茶钱的声音也来得更响亮，更众多了。

    而在五年以前，他的大门上已经有了一道县长颁赠的匾额:

    “尽瘁桑梓”

    但不管怎样，如他自己所感觉的一般，在回龙镇，还是有人压住他的。他

看得清楚，所以他现在很失悔做了糊涂事情。他老是强笑着，满不在意似的

说道:

    “你发气做什么啊，都不是外人。⋯⋯”

    “你也知道不是外人么?”对方反问道:“你知道不是外人，就不该搞我

了，告我的密了!”

    “我只问你一句!”

    主任又站起来了。他笑问道:

    “你说一句就是了:兵役科什么人告诉你的?”

    “总有那个人呀i}

    吵吵说，十分气派地摊在圈椅里面;一面冷笑着加添道:

    “像还是我造谣呢。”

    “不是，你要告诉我呀。”

    看见吵吵松了劲，主任知道可以说理的机会到了，他就势坐向视学侧面

去，赌咒发誓地分辩起来，说他是一辈子都不会做出这样胆大糊涂的事情来

的。

    但却并不向着吵吵，而是视学们。他说:

    “你们想吧，”他平摊开手，侧仰他那瘦瘦的铁青的脸蛋，“你们想，我是

吃饭长大的呀!并且，我一定要他去做什么呢?难道委员长会给我一个状元

当么?没讲的话，这街上的事，一向糊得圆我总是糊的!”

    “你才会糊!”吵吵叹着气抵了一句。

    ，’9}总是我吹牛啊!”主任无可奈何地说，“别的不讲，就拿公债来说吧，
别人写的多少，你写的多少?”

    他又挨近视学的耳朵呻唤道:

    “连丁八字都是五百元呀!”

    他之所以说得如此秘密的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想充分表示出事情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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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又其一，是因为街上看热闹的人已经多了。公开宣布出来究竟太不光

彩，而且容易引起纠纷。

    大约视学相信了他的话，或者被他的诚意感动了。兼之又是出名的好好

先生;因此他劝解道:

    “么哥!我看这样啊，”他斯斯文文地扫了扫喉咙，“人不抓，已经抓去了，

横竖是为了国家。⋯⋯”

    “这你才会说呢!’’吵吵一下撑起来了:“这样会说，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的

送去呢?’’

    “好!我不同你讲。”

    视学红着脸说，故意勾脑袋吃茶去了。

    “你讲呀!’’吵吵重又坐了下去，继续道;“真是没有生过娃娃不晓得X

痛!怎么把你个好好先生遇到了啊:东瓜做不做得颤子?做得。蒸垮了呢?

那是要垮的，— 你个老哥子真是!’’

    他的形容引来了一片笑声。但他自己并不笑，他把他那结实的身子移动

了一下，抹抹胡子，宣言道:

    “闲话少讲!方大主任，说不清楚你走不掉的!’’

    “好呀，”对方漫应着，一面懒懒退还原地方去;“回龙镇只有这样大一个

地方哩。往那里跑?要跑也跑不脱的。”

    他的声口和表情照例带着一种嘲笑的意味，至于是嘲笑自己或者对方，

那就要凭你猜了。他是经常凭藉了这点武器来掩护他自己的。而且经常弄

得顽强的敌手哭笑不是。他们叫他做软硬人。

    当回到原位的时候，他的助手一面吞服着戒烟丸，生气道:

    “我白还懒得答呢，你就让他吵去!’’

    “不行不行，”监爷意味深长地说，“事情不同了。”

    他一直这样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有理由的。他确信镇上已在进行一种大

规模的控告;而且邢大老爷是可以左右它的;他可以使这成为事实，也可以

打消它，所以联络邢家乃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何况谁知道新县长是怎样一副脾气的人呢!

    这时候，茶堂里的来客已增多了。连平时獭于出门的陈新老爷也走来

了。新老爷是科举时代最末一次的秀才，当了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的头目，

八年前才退休的。但他的说话还是同团总一样有效。

    这可见么吵吵已经布置好一台讲茶了。茶堂里响着一片呼唤声，有单向

堂信叫拿茶来的，有站起来让座位的，有的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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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乱收钱啦!酶!这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信手里。

    在这种种热情的骚动中间，争执的双方，已经变平静了。主任知道自己

会亏理的，他在殷勤地争取着客人，希望能于自己有利。而么吵吵则一直闷

气着，这是因为当着这许多漂亮人面前，他忽然直觉到，既然他的老二被抓，

这就等于说他已经没面子了。

    这镇上是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的，凡是按规矩行事的，就是平常人，重

要人物都是站在一切规矩之外的。比如陈新老爷，他并不是惜疼金钱的角

色，但就连打蘸这种小事他也是没有份的;不然便是惹起人们大惊小怪，以

为新老爷失了面子，快倒霉了。

    面子在这里就如此的厉害，所以吵吵闷着脸，只是懒懒地打着招呼。直

到新老爷问起他是否欠安的时候，他才稍稍振作地答道:

    “人倒是好的，”他苦笑着，“就是眉毛快给人剪光了!”他一连打了一串

干燥无味的哈哈。

    “你瞎说!”新老爷严肃地晃着脑袋，切断他。“你瞎说!”

    “当真哩，不然也不敢劳驾你老哥子动步了。”

    为了表示关切，新老爷叹了口气;并且问道:

    “大哥有信来没有呢?”

    “他也没办法呀!”

    吵吵呻唤了。但为了免除人们的误会，以为他的大哥已经成了没面子的

角色，遂又立刻加上一番解释:

    “你想吧，新县长的脾气又没有摸到，他怎么办呢?常言说，新官上任三

把火，他又是闹起要搞兵役的;谁晓得他会发什么猫儿毛病呢!前天我又托

蒋门神打听去了。”

    “这个人怕难说话，”一个新近从城里回来的小商人插入道，“看样子就

晓得了:戴他妈副黑眼镜子⋯⋯”

    但严肃沉默的空气没有使小商人说下去。

    大家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表示自己的感情才好。表示高兴是会得罪人的，

因为情形确乎有些严重;但说是严重吧，也不对，这又将显得邢府上太无能

了。所以彼此只好暖昧不明地摇头叹气，喝起茶来。

    看出主任有点焦灼和担心的神情，似乎正在考虑一种行动，牛肉包着丸

药，小声道:

    “不要管，这么快县长就叫他们喂家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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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新老爷是对的!”监爷说。

    这个脸面浮肿，常以足智多谋自负的没落者的建议正投了主任的机，他

是已经在考虑着这个必要的办法的了。

    使他迟疑的是他和新老爷的关系，与新老爷同邢家的关系的比较。他觉

得差得多，并且虽然在派款和收粮上面，并没有对不住团总的地方，但在几

件小事情上，他是开罪过他的。

    比如，有一回曾布客想压制他，抬出老团总的招牌来，说道:

    “好的，我们在新老爷那里去说!”

    “你把时候记错了!”他发火道，“前几年的皇历用不上了!— 你想吓

倒我不行!”

    后来，事情虽然依然在团总的意志下和平解决，但他的话语也一定散播

开去。团总给记下一笔账了。可是他终于站起身来，向了新老爷走去。

    这行动立刻使人们振作起来了，他们都期待着一个新的开端和发展。有

几人在大叫拿开水来，以图缓和一下他们紧张的心情。吵吵自然也是注意到

主任的攻势的，但他不当作攻势看，以为他是要求新老爷转圆的。但他却猜

不准转圆的方式。

    而且，他又觉得，在他目前的处境上，任何调解他都是难于接受的。这不

能道歉了事，也不能用金钱的赔偿弥补，那么剩下的只有上法庭了。然则在

一个整伤兵役的县长面前这件事他会操胜算么1

    他觉得苦恼，而且一切都不对劲。这个坚实乐观的人第一次被烦扰所袭

击了。

    他在桌面上拍了一掌，苦笑着自言自语道:

    “哼，乱整把，老子大家乱整!”

    “你又来了，”那视学说，“他总会拿话出来说呀。”

    “这还有什么说的呢?你个老哥怎么不想想啊:难道什么天王老子还有

面子把人给我取脱手么?!”

    “不是那么讲。取不出来也有取不出来的办法的。”

    “那我就请教你，”吵吵依旧忍耐着说，“什么办法呢?!说一句对不住了

事?打死了让他赔命?⋯⋯”

    “也不是那样讲。⋯⋯”

    “那又是怎样讲?”他简直大发起火了;“老实说吧!他就没有办法!我们

只有到场外前大河里去喝水。”

    他愤怒地吼叫着，真像要拼掉他的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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